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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芬特斯 - 一种适应性极佳的作物，用途广泛，
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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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是唇形科（Labiatae或Lamiaceae）。该科植物多为草本或灌木，常带有芳香气

味。该科约有236个属，6900至7200个物种。最大的属有鼠尾草属（900）、黄芩属（360）、水苏属（300）、

香茶菜属（300）、糙苏属（280）、石蚕属（250）、牡荆属（250）、百里香属（220）和荆芥属（200）。唇

形科（Lamiaceae）植物分布广泛，在马耳他群岛和其他地中海国家很常见，因为其中一些植物能产生大量的精

油，这使它们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存活下来。该科植物被广泛种植用于药用、香料、烹饪和观赏目的。

保加利亚按面积来说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但其气候特征复杂，分为五个区域：温带大陆性气候、中大陆性地

中海气候、海洋性气候和山区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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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土壤类型多样，肥沃的黑钙土占其领土的21%。大多数土壤类型对高温或强降雨等物理条件恶化没有很高的

天然抵抗力。保加利亚东南部地区在一年中温暖的半年降水量较低，因此特别脆弱。

Agastache Clayton ex Gronov是唇形科（Lamiaceae）一个有前景的属，在当前气候变化下，非常适合作为保加

利亚的农作物。据信，藿香属（Agastache）最近的亲缘关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谱系：一个代表了主要分布于亚

洲、高度芳香、大型植物的群组，包括龙脑香属（Dracocephalum）、神香草属（Hyssopus）、肋果草属

（Lallemantia）和裂叶荆芥属（Schizonepeta）。另一个谱系则 объединяет包括矮生植物，大多不带香味的连

钱草属（Glechoma）和活血丹属（Meehania），它们广泛分布于北半球，但不包括其热带地区。

该属名称来源于希腊语“agatos”，意为“令人愉快的”。该属植物的俗称是巨型牛膝草。

根据世界植物在线联盟（World Flora Online consortium）维护的分类学互联网数据库当前列表，Agastache

Clayton ex Gronov是一个小属，由22个物种和38个公认分类群组成（https://www.worldfloraonline.org/taxon/wfo-

4000000903）：

藿香属（Agastache）可分为两个亚属：Brittonastrum和Agastache。Agastache foeniculum归属于Agastache亚

属。

该物种原产于北美，主要产地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北达科他州到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

州。在加拿大，它分布于安大略省到艾伯塔省。在北美的其他地区也已归化。它喜欢全日照，耐霜冻。它生长在

耐寒区8–10。Agastache foeniculum是一种二倍体生物，单倍体染色体组等于9（n = 9）。

https://www.worldfloraonline.org/taxon/wfo-4000000903)
https://www.worldfloraonline.org/taxon/wfo-40000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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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是一种自花授粉植物，但由于它吸引了大量昆虫授粉物种，因此也进行虫媒授粉。

该物种是雌性、雌雄同株植物 – 存在雌花和两性花。总共有77.5%的植物是两性花，13.2%是中间类型 – 两性花

和雌花，9.3%是雌花。

两性花拥有大量可育花粉粒，而中间表型则具有相同数量的不育和可育花粉粒，或不育花粉粒多于可育花粉粒。

Agastache foeniculum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直立的生长习性。根系匍匐生长，类似于薄荷属植物，但没

有其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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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Agastache亚属植物的叶子更长（达15厘米），而Brittonastrum亚属植物的叶子则较短（2–6厘米）。

Agastache亚属植物的叶片呈卵形，叶缘有锯齿。在后者亚属中，基本叶形为心形三角形，但幼叶呈卵形至心

形，成熟叶呈心形、卵形、狭卵形或长圆形线形。叶缘通常有锯齿，有时为全缘。

Agastache foeniculum植物的茎为单生或分枝，四棱形，顶端形成密集的总状花序。

Agastache亚属的花序通常为穗状花序，由许多紧密的轮伞花序螺旋排列而成。较少情况下，花序呈念珠状。通

常下部的轮伞花序间隔较远，但这并非具有很大的系统性规律。

Agastache亚属的典型解剖花冠是不对称的，呈狭漏斗状，略呈二唇形。两个近轴裂片融合约三分之二的长度，

形成一个浅凹的上唇。两个侧裂片远不及上唇。四枚雄蕊从花冠筒中伸出，被包裹在花冠强烈突出的上唇下方。

背侧的一对雄蕊较长。

关于Agastache foeniculum植物重要性的众多研究证明了其种植的合理性：用于观赏目的；作为蜜源植物和授粉

者及益虫的花粉和花蜜来源；在食品和酒精工业中；用于珍贵的精油；以及作为特定生物活性化合物（如多酚、

类黄酮、甾醇、五环三萜类化合物）的来源，这证实了其作为干药材用于茶饮。

景观设计师被不同藿香品种花序的多种颜色、植物丰富而持久的花期（约两个月）、它们的香气以及其广泛的应

用范围所吸引：花坛、花境、边缘、混合花境、单色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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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Agastache foeniculum品种都可以在平坦、低矮的草坪上进行装饰性单株种植和群组种植。与其他观赏草混

合种植的形式尤为有效。该物种可成功用于创建秋季花园，其绚丽的色彩（青铜色、金色、黄色、紫色）令人瞩

目。此时，鼻炎草、勋章菊、狗尾草、韩国菊花、金光菊等竞相开放。Agastache foeniculum在与玉簪、鸢尾、

落新妇属、福禄考混合种植时也展现出观赏价值。

Agastache foeniculum的叶子可以加入鲜花束，花序可以加入干花束。

Agastache foeniculum是野蜂（– Halictidae, Colletidae (genus Hylaeus) and Apidae, Megachilidae）、蝴蝶（–

Hyloicus morio Rothschild et Jordan, Danaus plexippus）、双翅目昆虫（– Eristalis cerealis Fabricius, Eristalis

tenax [Linne], Eristalinus tarsalis [Macquart]）、蜂鸟、金翅雀以及益虫（– Syrphidae, Anthocoridae,

Chalcidoidea, Cantharidae, Arachnida, Miridae）的花蜜和花粉来源，其中藿香在授粉者中的吸引力系数高于其他

被研究的授粉植物。

一英亩种植茴香藿香的土地可以为100个蜂箱提供花蜜。科学家们认为，茴香藿香蜂蜜的产量完全有可能达到454

公斤/英亩（4046.86平方米），甚至可能超过1吨/英亩（4046.86平方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达到2500公

斤/公顷。

对Agastache rugosa（一种与A. foeniculum非常接近的物种）蜂蜜的研究显示出以下特征：pH值 - 4.10 ± 0.1；

水分 - 17.0 ± 0.5%；蛋白质 - 428 ± 83.4 µg/g；颜色 - 461 ± 8.8 A450, mAU。

已观察到该蜂蜜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和抗菌特性。

Agastache foeniculum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芳香植物，因其清凉和提神特性以及辛辣的胡椒味，被世界各地许多菜

系广泛应用 – 用于烘焙食品和作为肉类、鱼类、汤、酱汁的香料，加工成蛋糕、冰淇淋和糖果（如果酱、布丁、

果冻），以新鲜或干燥的形式添加到蔬菜和水果沙拉以及甜点中。藿香也用于软饮料和酒精饮料。其种子则用于

装饰蛋糕和松饼。

该植物在化妆品和制药行业具有巨大潜力。

它还被用作农场动物饲料的添加剂。

藿香属（Agastache）的所有物种 – 典型地属于唇形科（Lamiaceae） – 富含苯丙烷类和萜类特异性代谢物。

藿香属（Agastache）提取物的药理作用包括抗脂肪生成、抗动脉粥样硬化、心脏保护、抗糖尿病、抗骨质疏松

和保肝、抗炎、致痉和解痉、支气管扩张、镇痛、免疫调节、抗氧化、抗菌、抗寄生虫、抗病毒、杀虫、杀螨、

抗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促进新陈代谢以及抗衰老和抗光老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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藿香属（Agastache）提取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脏保护作用，解释为其中含有tilianin，这是一种具有心血管领

域治疗潜力的糖苷类黄酮。Tilianin具有抗脂生成、抗动脉粥样硬化、降血压和抗凝血活性。

丁香酚（Estragole）具有多种医学应用，包括抗氧化、抗炎、抗菌和抗病毒特性。丁香酚的生物学效应归因于其

高抗氧化能力和通过刺激细胞因子释放的抗炎活性。

石竹烯（Caryophyllene）作为一种非甾体抗炎药发挥作用。它还具有抗癌和抗菌作用。胡薄荷酮（Pulegone）是

一种精神活性物质，具有镇痛作用。

茴香藿香精油是一种低粘度的澄清黄色液体。Agastache foeniculum精油的产量占绝干重的1.48%至2.30%。在植

物大量开花期间收获原料可获得A. foeniculum的最高精油产量。在开花初期和下午收获植物的地上部分，可获得

茴香藿香精油中次生代谢物（多酚和类黄酮）的最高含量。

据推测，茴香藿香有五种化学型：1 – 典型型，含丁香酚（茴香气味型），以及其他四种（薄荷气味型），含有其

他物质，例如：2—薄荷酮（11%–60%），3—薄荷酮和胡薄荷酮（6%–8%），4—甲基丁香酚，以及5—甲基丁

香酚和柠檬烯（3%–12%）

大多数关于A. foeniculum挥发油成分的研究表明，丁香酚（estragole）是浓度最高的化合物。除了丁香酚，还鉴

定出了其他苯丙烷类化合物（甲基异丁香酚、川木香醇、川木香酚、丁香酚），以及单萜烯（1,8-桉油醇、柠檬

烯、薄荷酮、异薄荷酮、胡薄荷酮、β-罗勒烯、乙酸龙脑酯、香叶醇和反式香芹酮氧化物）、倍半萜烯（β-石竹

烯、大花杓兰醇、石竹烯氧化物）和非萜类化合物（苯甲醛、戊酮、1-辛烯-3-醇）。

该植物油的成分还包括酚酸（咖啡酸和对香豆酸）以及类黄酮（槲皮素、染料木素、金丝桃苷和芸香苷）。

茴香藿香精油显示出强大的清除自由基能力，IC50值为6.45 μl/ml。它还对Staphylococcus aureus、Escherichia

coli and Pseudomonas aeruginosa, Microsporum canis, Trichophyton rubrum, Candida albicans, Aspergillus

fumigatus, Aspergillus flavus and Fusarium solani, Bacillus cereus, Bacillus subtilis, S. enteritidis, S.

typhimurium, L. monocytogenes, A. flavus and A. niger, S. cerevisiae, C. albicans C. flaccumfaciens PM_YT,

Salmonella sp., P. vulgaris, P. aeruginosa ATCC 9027, K. pneumonia具有抗菌作用。

研究表明，Agastache foeniculum精油也可用于植物保护，以对抗各种昆虫 –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

Rhyzopertha dominica, Tribolium castaneum, Plodia interpunctella, Ephestia kuehniella, P. interpunctella, C.

maculatus, O. surinamensis and L. serric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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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藿香在25°C下风干，可获得最高的精油产量并增加碳水化合物含量，而在80°C下则观察到氨基酸和类黄酮的

增加。采用冷风干燥，可观察到tilianin和acacetin含量增加；采用冷冻干燥，类胡萝卜素和酚类物质水平升高；以

及红外光干燥。

根据BBCH分级，已观察到Agastache foeniculum的九个发育阶段：萌发、叶片发育、侧枝形成、茎伸长、花序出

现、开花、果实发育、果实成熟、衰老和休眠。

在种植距离为70/50厘米（行间/行内）的情况下，Agastache foeniculum的叶片生物量产量为3.83吨/公顷（绝干

重）。

在观赏和药用植物研究所（IOMP）种植的1000粒藿香种子

种子小巧，呈卵状三角形，深棕色或黑色，1000粒种子的重量因品种而异，从0.353到0.450克不等，其中在

IOMP-索菲亚培育的Agastache foeniculum品种的1000粒种子重量为0.356克。为获得最佳种子发芽率，建议在

+2°C下层积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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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天发芽的藿香种子

藿香种子播种深度为0.7 – 1厘米，在幼苗混合物或土壤中，最佳发芽温度为20-22°C，两周内发芽。在较冷的气

候下，移栽幼苗比直接播种能获得更高且更经济的收成。

茴香藿香也可以在早春通过分株繁殖，或者通过在春季开始生长的幼基生枝条进行扦插繁殖。

在栽培Agastache foeniculum时，使用黑色覆盖膜和高畦可使土壤温度升高0.2°C至6°C，并使产量提高20-40%。

这些方法可以部分机械化，并将人工除草的需求减少65-80%。直播最有效的行距布置是在每个高畦上种植两行。

在所有藿香属（Agastache）物种中，茴香藿香（anise hyssop）最耐寒。按耐低温顺序，在A. foeniculum之后依

次是：Agastache nepetoides, A. rugosa, A. urticifolia, A. scrophulariifolia, A. aurantiaca, A. rupestris, A.

mexicana和A. cana。

藿香是一种喜温、耐旱植物，但在某些时期对水分敏感 – 种子萌发、幼苗种植以及营养和生殖器官形成时期。适

度土壤灌溉至55% FC可使精油产量达到2.3%，并且油中含有6种成分。它还增加了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脂质和蛋白质的氧化以及脱落酸的含量。

它生长在结构良好、排水良好的砂壤土和壤砂土上，甚至在腐殖质贫乏的岩石土壤上也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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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Agastache foeniculum受到以下疾病的侵袭 – Comoclathris compressa, Crocicreas cyathoideum

var. cacaliae, C. nigrofuscum var. allantosporum, Heteropatella alpina, H. umbilicata, Leptosphaeria

brightonensis, L. darkeri, L. olivacea, Mycosphaerella tassiana, Phoma herbarum, Pleospora compositarum, P.

helvetica, P. herbarum var. occidentalis, P. richtophensis, Podosphaera macularis, Ramularia lophanthi and

Sphaerotheca humuli, Verticillium dahlia, Golovinomyces biocellatus, Golovinomyces monardae, Peronospora

lamii, Peronospora belbahrii and Botrytis cinerea，以及害虫 – Poecilocapsus lineatus, Popillia japonica、蛞蝓和

线虫。

叶片和花序在植物总质量中占很大比例是Agastache foeniculum的一个主要优点，因为它们构成了植物药用目的

的原料，尽管该属物种的花序每克产生的挥发性物质是叶片的2到6倍，且叶片和花序中的精油成分可能有所不

同。

巴尔干半岛受到气温上升、降水分布变化以及极端事件（主要是干旱和霜冻）发生频率增加的严重影响。保加利

亚农业在多样的农业气象条件下发展 – 该国气候特点是作物活跃生长期和产量形成期大气和土壤水分不足。气候

变化加剧了保加利亚农业部门现有的挑战，例如水资源短缺、土壤退化以及病虫害蔓延加剧，同时伴随着保加利

亚常见的气象现象。

因此，鉴于其耐旱性、耐寒性，甚至能在贫瘠的岩石土壤上生长，Agastache foeniculum非常适合作为一种有前

景的农作物，在当前气候变化下的保加利亚具有多种益处 – 作为观赏、蜜源和药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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